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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应声而去。不一会，吴兰英箍着一块花格子头
巾回来，看见家里站着那么多带枪的生人，深知大事不好，
赶忙抹下头巾，笑脸相迎说：“各位客官，你们这是……”

老猫说：“别啰嗦了，快点拿钱来，要不就要了段财
主的老命。”

吴兰英摆着颤抖的手说：“别，千万别，我给你们拿
钱。”

段寿昌一只手依然压着受伤的胳膊说：“给吧，三千
块。没说不给，胳膊上已挨了一枪，如给不了，我的老命
就完了。”

吴兰英看了看丈夫渗血的胳膊，没吱声，默默走到
带底座扣箱跟前，用力挪了挪，箱子只挪开墙面一点，管
家过来挪开箱子，露出一个窗门上锁的小窑窑，吴兰英
打开锁，小窑窑里只放几对旧鞋，她让管家拿出旧鞋，鞋
底下是一层木板，管家把木板一块块拿开，木板底是一
个裹扎严实的圆圆的柳结圪栳。管家用力提起圪栳，搬
到炕上，解开红带子，揭开印花格子布，圪栳里全是麻纸
包着的圆圪卷，管家剥开一卷，里面全是白花花的大洋，
老猫拿起一块，放在嘴里用牙咬了咬，哈哈大笑着说：“是
真家伙，拿袋子来。”

管家拿来了一个大线袋，老猫把圪栳里的东西全装
在线袋里，从中间腰开，扎好袋口，放在肩上试试，死沉，死
沉。试好，放在炕上。段寿昌说：“这是我的家底了，全让
你们拿走了。”

吴兰英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白布，折叠了两层，把段寿昌
的胳膊包扎好，心痛地说：“快别说了，就当花钱消灾了！”

史老大说：“段财主，你就是再有多少白洋，我们也不
要。我们可不是土匪，要东西没够。”

老猫哼了哼说：“我们大当家的人好心好，遇上别人，
三千块肯定交代不了。快点装好面麦子，顺便做些便饭，
我们吃了就走。”

段寿昌老婆赶忙说：“好好好，让管家给你们装粮食，
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

管家赶忙去岔窑拿了两个面袋，过来在当中窑面瓮
里挖了两袋好面，放在前门道说：“诸位当家的，不知道再
装几袋麦子？”

老猫坐在炕边说：“总共七匹马七个人，人拿好面和
钱，马驮麦子，一匹驮两袋，你说再装几袋？”

管家点点头说：“明白了。”
管家说罢，转身出去，到岔窑装麦子。吴兰英挽起袖

子和了一盆面，放在锅台上饧着，又洗了几颗土豆，擦成
丝，和烧肉混在一起，炒了肉炒土豆丝，盛出来放在盆子
里，锅里添水，加火加柴。此时，管家也灌好了十四袋麦
子，回到当中窑。管家帮忙擀面，擀了三擀杖才擀开，切成
宽面片，放在案板，待铁锅水开，煮了掐疙瘩，七八个土客
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下了两锅，每锅捞了七八碗，不到三
两袋烟的工夫，就狼吞虎咽进肚。

吃过饭，土客来了精神，麦子驮在马背上，两袋好面和
一袋银洋由土客轮流扛着，收拾停当，旋即动身回返。临
走时，和吴兰英要了一些石头饼作为干粮。土客带着钱
粮，走到半夜，早已腰困腿乏，只得在半路的山圈窑窑歇了
脚，待次日天蒙蒙亮时，吃了些石头饼上路，人马回到驻地
时，已是晌午。在家的土客刚吃过饭，还剩一些白菜萝卜
丝粉条汤菜，老猫一回来，就催促厨房赶紧和面做饭。做
饭的知道老猫比较挑剔，就开口先问：“二当家的，吃面，还
有一些汤菜，您看用不用重新熬菜？”

老猫恼火地说：“快把老子们饿死了，还穷讲究甚，先
把肚子填饱再说！”

土客们见老猫他们外出带回了硬头货，都趁机在
院子里夸赞老猫厉害，老猫也毫不掩饰地讲述他们和
财主段寿昌要钱粮的经过，有的土客问：“你们和财主
要，他们肯给？”

老猫哈哈大笑着说：“难道我们带的枪是烧火棍吗？
那个段财主刚开始也是不肯多给，我给他胳膊穿了一个窟
窿，痛得狗日的哭爹喊娘，乖乖地就拿出来了。”

老猫说的正得劲，恰好陆野从高德胜和王振川窑里
出来，路过老猫身边，听见老猫说给财主胳膊穿了个窟窿，
感叹地说：“二当家的，这可不是好事，你得吸取教训啊！”

老猫一听陆野在说他，眼里冒着火说：“咸吃萝卜
淡操心，你这是吃的多了吧。”

陆野不温不火地说：“既然史大当家的把训练队伍的
任务交给我，我就有责任来管理所有的人员。”

老猫说：“你管别人去，我是二当家的，你管不着。”

陆野没有和老猫多说，径直走到史老大窑里。史老
大累得腰酸腿痛，刚躺在炕上休息，陆野就从门进来，一
本正经地说：“听说你这两天出去收获不小。”

史老大坐起来，身子靠在铺盖卷上，右手在脸上抹了
抹，微微笑着说：“确实不小。拿回了六七百斤粮食、三千
块大洋，近期的吃喝有保障了。”

“听说你们要了钱粮还打伤了人？”
“是这么回事。刚开始段财主不肯多出，只出五百。你

说七八个人走了这么远，他只给五百元，那不是调戏人吗？”
“这么说来，是你指使人打的？”
史老大感叹地说：“看你说的，我怎能指使人大白天开

枪杀人呢！是老猫开枪打了人家的胳膊。”
“那你为甚不制止，眼睁睁地看着他开枪。”
“我以为老猫拿出枪只是吓唬吓唬，谁能料到这狗日

的竟然突然开枪。”
“一支队伍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如果管不好，任其自由

发展，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这我知道，开枪打人的事，在路上我也没少说老猫。

老猫至现在还不高兴，嘴撅着，嫌我说他。”
“刚才在院子里我也说了他几句，他不但不认错，反而

嫌我说他，没给我好话。你得多加管教，否则将来会不服
管理的。”

陆野正说着，老猫从门进来，掏出盒子枪，对准陆野
大骂：“你真不是个东西，竟然挑拨我们弟兄们之间的关
系。大当家的，今天咱把话说响，我与陆野势不两立，要
么我走，要么陆野走。”

史老大说：“老猫冷静点，你一定是错怪了陆野兄。”
老猫说：“我总觉得他没安好心，迟早会把弟兄们引

到黑风洞。”
“陆野不是那种人，他是想把我们引到正路。”
“难道我们每天走的不是正路？”
陆野反问道：“开枪逼着人要粮要钱，难道是正路？

你细细想想，这和抢劫有甚区别。”
苗木突然从门外进来说：“管他抢与不抢，反正钱粮到

手是真。粮放着吃了，钱留一部分，剩余的分给弟兄们。”
史老大说：“钱分给弟兄们，我也有此打算，你们说

分多少为好？”
老猫说：“至少分一半，留得多了保管也麻烦。”
史老大说：“我看可以。”
陆野说：“分得太多了，应该留一部分来购买枪支弹药。”
老猫说：“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你还是早点滚开为好，

免得弟兄们刀枪相见。你说，是你走，还是我们走？”
苗木说：“还是我们走为好。陆野走可以，从我们这儿

走到高豹子那儿就完了。”
史老大说：“我不走，谁也不能走。”
老猫说：“你不走，陆野不走，那我带上我的人走。”
史老大想，老猫走，就能带走一半人，与其让他把一个

好好的队伍弄得四分五裂，倒不如自己先退一步，与他一
起走，待后再说陆野之事。史老大想了半天说：“老猫，别
说啦，我和你一起走。”

苗木说：“老猫，你看，还是大当家的和咱一心吧！”
陆野说：“三位当家的，说成甚也不能让你们走，还是

我走为妥。”
老猫说：“别假眉三道了，你往哪走，无非是从这儿走

到高豹子那儿。既然大当家的说走，我们就往南走，到紫
金山一带自由自在地发展。”

史老大说：“紫金山是个好地方，山高林密，峰峦起伏，
春天鸟语花香，秋天红叶满山，站在上天山山顶能瞭见黄
河、汾河，山里有玉泉庙能住人，山泉绕寺而流，能喝水做
饭。远离官方。”

陆野说：“史大当家的，既然你们决定要走，那让高德
胜和王振川随你们行动，随时可以训练队伍。”

史老大说：“可以。”
老猫也说：“没问题。跟上我们肯定不会吃亏的。我

是见不得你，并不是见不得他俩。”
史老大说：“今天我们收拾收拾，明天早饭后向紫金山

一带开拔。”
陆野见过史老大、老猫、苗木三位当家的，回头又见

了高德胜和王振川，陆野说：“史老大的土客队伍要离开
辛庄到紫金山一带发展，二当家的老猫对我产生了误
解，一时难以化解，你俩在土客中已有一定基础，之后，你
俩继续跟随他们行动，随机做土客的改造争取工作，用
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感化他们。尤其是老猫，思想比较顽
固，要多动脑子，做好说服争取工作。老猫的工作做好
了，其他人的工作都不是问题。”

白钟林（上）

陆野送走史老大，返回住处。高豹子睡懒觉醒来时，陆野已经回
来，高豹子走到陆野窑里问：“陆兄，史老大走了？”

“走了，看起来有点犹豫，不想走。”
“不想走是对的，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人会留恋。”
“我赞成史老大的做法。如果不走，他的那支队伍就会分崩离

析！走是明智之举！”
“史老大的队伍是由两伙人合成的，史老大、老猫的人手旗鼓相

当，史老大平时威信高，做事又稳当，加上史老大比老猫和苗木大几个
月，所以就做了大当家的。老猫胆大嘴快，做事果断利索，所以，史老
大也肯听老猫的话。但老猫脾气不好，动不动就骂人。”

“照你这么说，老猫的人性还不坏？”
“这个人虽然有些自私，但还是可以在一块共事的。”
“如果我们成立游击队，下点功夫是否可以把他争取过来。”
“完全有可能。”
“我让高德胜和王振川跟随史老大行动，可以随时做他们的工

作。我想，就是一块石头，在手里捂的时间长了也会捂热的。”
“没错。”
“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咱们这支队伍的进步很大，投弹、射击、搏

击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提到成立游击队，人们的兴致很高。”
“这都是你和白钟林的功劳啊！”
“什么功劳不功劳，我们都有同一个目的。”
“史老大走了，你的队伍参加游击队的事考虑得怎样了？”
“陆野兄，你放心吧，到时我绝对支持！”
“支持性的话你早就说了，关键要你下决心参加。”
“知道，知道，到时候再说。”
陆野说：“前两天在汾阳，我已经和游击队筹备组临时支部书记

杨思源讲了你的情况，杨书记同意你加入共产党。你马上就是一个共
产党员了，成立游击队的事不能再推了吧？”

“既然陆野兄那么瞧得起老弟，那我就没二话说了，甚时成立，老
弟的这些人马就全听你的指挥。”

高豹子说完，准备出去，村里的候则从门进来，哭丧着脸结结巴巴说：
“高当家的，早就要找你说个事情，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早晨起来下了好大
的决心才决定寻你，到院子里听说你在陆野这里，我就贸然进来了。”

高豹子说：“你找我甚事？说吧。”
“我想单独和你说。”
“陆野兄又不是外人，不论甚事，都可以当着他的面讲。”
候则站在那儿，支支吾吾半天不说。陆野猜出候则有难言之隐，

主动说：“我出去，你们说。”
高豹子说：“不妨事，你在说不定还能帮上他的忙。”
候则站在那里，看着高豹子不作声。高豹子说：“说吧，你说的事

说不定陆野兄可以帮忙。”
候则叹息了一声说：“那我就说了，也不怕你们笑话！”

“说吧，我们听着。”
候则说：“你们队里的贺兆林不是东西。”
候则说着就哭了起来，高豹子恼火地说：“哭甚的怂嘞，男子汉大

丈夫哭鼻流水不害丢人！”
候则边哭边说：“贺兆林强行霸占了我老婆。”
高豹子说：“风不摇，树不摆，你老婆就没有一点问题？”

“我老婆善良正派，结婚几年夫妻一直恩爱。去年，你们住到我们村
后时间不长，贺兆林就看上我老婆，多次勾引都被老婆拒绝。即使用枪相
逼，我老婆依然拒绝。贺兆林没办法，想出了毒招，要打死我和不足两岁
的儿子。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婆只能从了他。每次过后，老婆都是以
泪洗面，有几次要跳崖自尽，我苦苦相劝，又以孩子年幼需她照顾为由，留
住了她的性命。可这苦日子何时才是尽头。无奈之下，我只能求助高
大当家的能出面管束贺兆林，为我作主！”

高豹子挠挠头皮说：“这是两个人的私生活，我还真不好管，不过，
我和他好好告诉告诉，尽可能地让他收手。”

陆野恼火地说：“岂有此理。欺男霸女，此等恶劣行为哪能容
他！豹子兄，你不好意思我来管。”

高豹子说：“好好好，你去管。得便了我也数说他。候则，你回吧！我
很同情你的遭遇，此事，陆野兄已经答应去管束，你就放心回吧。”

陆野说：“候则，回吧，会给你处理的！”
候则千恩万谢地告别陆野和高豹子，转身出门走了。
候则走后，陆野说：“豹子老弟，候则已经寻到门上了，你不能不管吧？”

“不是不管，这种男女情事实在难管。去年冬天，听人们吵嚷，我
就和他说过此事，让他收敛，他说这是两个人的事，让我少管。”

“表面上看是两个人的事，其实这根本不是。两个人的事是男女
双方两厢情愿，照候则的说法，贺兆林和他老婆那只是贺兆林单方情
愿，是强迫强奸行为。”

“贺兆林和我是拜把子兄弟，我实在不好管束他，你看有甚的好
法子了你去管。”

“再好的兄弟也不能玷污你的名声吧？这种坏名声一旦传出去，
方圆左近谁还敢和你共事！”

“我也明白。”
“你先和他谈谈，不顶事我再和他谈。实在不服管教，我们就得

来硬的，清理队伍。你领导的这伙土客，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教育，
进步很大，即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岂能容得这些人胡作非为。”

“行，我听你的。”
打谷场的训练依然在继续，陆野、高豹子听到训练的口令，两人

不约而同地向打谷场走去。


